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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 2016 年，中国式创新在

国内外引起广泛讨论，其中一个热点话

题是讨论创新和产业政策的关系。

产业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强

大的作用。笔者认为，现在需要探讨的

不是我们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产业政

策如何转型，如何才能有利于市场完善，

有利于创新和健康的市场竞争。

政府选择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采取

一系列干预措施进行扶持，这种“选秀型”

产业政策，不论对日韩的经济起飞，还

是中国的高速发展，都曾发挥过积极作

用。“选秀型”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有效，

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当技术发展和变动不是那么激

烈，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有较清晰的路

径可循，这时候传统的产业政策一般是

有效的。后发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借鉴

发达国家成功经验，通过制定产业政策

快速调配资源。这样可以加快产业发展，

并很大程度地消除产业发展初期面临的

不确定风险。但是，如果技术变革加快，

按经验设计的产业政策往往无法应对技

术快速革新。

第二，市场机制初步建立，市场资源

匮乏，后发国家发展重要产业，需要集

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时期的产业政策通

过政府有形的手，通过扶持和促进重要

产业的发展，给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一

个重要的“推动力”。在发展产业的同时，

也推动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壮大。

第三，市场化改革初期，作为市场主

体的企业能力还不足，市场经济所需要的

人才并不主要分布在企业，而是在政府。

人才资源市场化，从社会其他部门向企

业流动需要过程。

但上述“选秀型”产业政策有效是以

牺牲国家的产业前瞻性为代价的。传统

产业政策以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为前提，

缺乏前瞻性，而且适合在有一定贸易技

术壁垒的国际经营环境中使用。传统产

业政策也不能保证都成功，比如中国汽

车业“市场换技术”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且不说信息不对称、权力寻租这些副

作用，传统“选秀型”产业政策已经越来

越难以适应中国产业升级的新形势。虽然

当前国际环境出现一些反全球化的倾向，

但长远来看，仍难阻止经济技术全球一

体化的趋势，关税保护、进口替代等产

业政策难有成效。

此外，当前中国在一些产业领域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而以后这样的领域会越来

越多，同时中国成长了一大批有能力的

企业家和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益成熟，

这些因素，都挑战着传统产业政策的管

理水平。

作为技术后发国家，中国面临增长

动力转换、产业升级，政府有使用产业

政策给市场赋能等很多可以作为的方向。

产业政策应大力转型，由“选秀”逐渐转

向如何建立、促进健康繁荣的市场环境，

如何促进创新和竞争。

首先，建立一个法治完善、保护创新

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市场健康运转最基

础的部分。

其次，人才培养是市场赋能、鼓励创

新、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中国提出的

教育人才培养计划是“中国制造 2025”

的关键内容。德国校企共同培养的职业

教育体系值得借鉴。

第三，政府投资发展特定的技术，

并以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增加技术供给，

让技术成果为市场全体企业所用。

第四，新型产业政策需要综合管理。

政府更像园丁，提供适宜生长的土壤，

促进商业生态系统自身演化。政府要适

应与市场适度混乱和不确定性共舞，并

学会管理它们。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时点，

正从“选秀型”传统产业政策，转变到

赋能市场、促进创新和竞争的新型产业

政策方向，理论讨论和经济发展应良性

互动，才能对中国产业升级发挥切实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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